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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《亦复如是》的作者为青城子，青城子即宋永岳，他生于清

乾隆二十二年，姚莹在《宋永岳传》中对宋深致赞誉，说宋永岳

“为人厚重质挚，读书识大义，好穷物理，精医，所诊无不中

⋯⋯诗古文皆拔俗”。

《亦复如是》文笔流畅简洁，全书偏重写实，大半直书耳闻

目睹之事，颇多佳作。如《太史某》写某大史“望子成龙”心切，

绘声绘色；《一节母》意在表扬节妇，却揭露了少妇“守节”之

苦；《睡和尚》、《钓鱼者》、《山人某》等均为用意深刻的寓言。

至于博物之作，在本书中占有较大份量，可以视为此书的一大

特色，其中《郁山镇》所记“仙人柜”，疑即彝族的悬棺；《海中产

珠》中所记采珠之法他书未见；《蒙山》记蒙山茶亭、《松萝茶》

记松萝茶事，都为今人所罕闻者。至于所记的医案、药方之

多，为其他笔记小说所不及。姚莹赞扬宋永岳“精医”。本书

中有些医案、药方近乎荒诞，但其中的多数对今人可能仍有参

考价值。总之，《亦复如是》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知识性，是一部

具有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的笔记。

鲁迅绿林书屋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鲁迅（员愿愿员—员怨猿远），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原名周樟
寿，字豫山，后改豫才，学名周树人。笔名除鲁迅外，尚有戛剑

生、隋洛文、巴人、越客、孺牛、燕客、越丁、晓角等百余个。浙

江绍兴人。

“绿林书屋”是鲁迅在北京时的居室。员怨圆源年缘月，鲁迅
迁居北京阜成门内三条胡同圆员号。在宅后，鲁迅另搭了一间
小房，用作书房兼卧室。因凸出于外，人戏称“老虎尾巴”。

猿



员怨圆缘年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，得罪了“正人君子”
们，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“现代评论派”

的一些人，辱骂鲁迅为“学匪”。“学匪”的住处，当然是“强盗”

的巢穴了。“强盗”，江湖上别称“绿林”。鲁迅遂针锋相对，把

“老虎尾巴”称之为“绿林书屋”，既辛辣讽刺了“正人君子”，又

反映了鲁迅支持学生斗争，反对旧礼教的决心。绿林书屋比

正室简陋，平顶灰色，故又名“灰棚”。此屋虽简朴，但颇具匠

心：首先是采光充足，开北窗，桌子在东壁下，上下午都可写作

阅读。其次是便于眺望后园的景物，《野草·秋夜》中写的：“在

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

枣树。”“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”都已

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。鲁迅在绿林书屋中写有《坟》、《华盖

集》及《华盖集续编》，创作了《野草》全部和《彷徨》、《朝花夕

拾》。鲁迅在这里酝酿成立了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宗旨的“未名

社”，积极支持和领导了“语丝社”的活动，主编了《莽原》和《国

民新报》副刊，还接待了成百上千的来访青年。许广平也是在

这里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现在，这所住宅已辟为北京

鲁迅故居。

源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序

《亦复如是》者，吾友青城子穷愁无俚之作也。青城子

以名诸生，六试乡闱不遇，不得已就九品职，赴粤东候补凡

十年始擢升县佐。未得缺即被吏议去官。家无立锥，门可罗

雀，于绝无消遣中重理旧业，就其平日之所闻所见者，汇而

记之，凡得若干卷。其大致仿《广记》、《志异》诸书体，而

说经说史，独抒己见，间中指点，具有深意，无过激语，无

毁世语，无儿女喁喁狎暱语，自成一家言，实前人说部所未

有。夫使青城子一官株守，则必将鸡鸣而起，听鼓衙参，自

大府以下，奔走趋承，至日中犹未毕；幸得上台差委，则又

将具行装，觅斧资，风尘心苦，心绪万端。于此而欲伸纸和

墨，刻意著作，固断断有所不能。今青城子无其官而有其

书，有其书而并传其人。呜呼，青城子亦何幸而得去其官也

哉！

嘉庆辛未八月搴芙外史书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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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

客问于余曰：天下大矣！古今富矣！而子以一己之所

闻，以为天下古今“亦复如是”也，不亦陋乎？余曰：天下

古今，亦人我相积之区也。以我置天下古今中，不啻太仓一

粟耳！然我之外，皆人也。人各有一我也。以我我者我人；

则聚众我以成一我，我且盈天下古今矣。“一己之见闻”云

乎哉！何以明其然也？我以我之见闻为见闻不广，以人之见

闻为见闻而见闻广；更以人之以人之见闻为见闻者为见闻，

而见闻愈广。我以我之意中之见闻为见闻不广，以人之意中

之见闻为见闻而见闻广；更以人之以人之意中之见闻为见闻

者为见闻，而见闻愈广。臣也而若何忠？子也而若何孝？有

是理有是事也。臣也而或不忠，子也而或不孝，无是理有是

事也。鬼也而可载于车乎？虎也而可履其尾乎？无是事有是

象也。沧海也而桑田矣，桑田也而沧海矣，无是象有是数

也。虽然，吾惧其杂也。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一言以蔽之，

曰：思无邪。”朱子云：“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。”

客曰：“然则子之始于花声之梦，终于花影之梦，何也？”余

曰：此其所以“亦复如是”也。客闻之，俯而思，仰而笑，

朗诵《金刚经》曰：应作如是观。

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仲

秋月青城子书于粤东得月山房

远

亦复如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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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一

梦境幻变不一

梦境幻变不一，往往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嘉庆四年己未

冬，余捧檄来粤，寓城内华宁里（一名黄泥巷）。二更就枕，

梦中得句至“卖花声断乡关梦”，忽觉，适街头卖花声高唱

而过。果梦中闻声得句耶？抑得句闻声骤觉耶？

大痴子

大痴子无姓名，善占梦，凡有以梦告者，每以游戏断

之，无不奇中。一日，三人同时占梦。其先一人梦猪号鸣圈

中，断曰“主有饮食”；第二人梦如前，断曰“宜防口舌”；

末一人梦亦如之，断曰“宜含忍，恐被殴辱”。既而三梦皆

验。末一人问曰：“吾三人同一梦而应不同，何也？”曰：

“圈中猪号鸣，求食也。故主酒食。既食矣而号鸣如故，则

主人必詈；詈又不已，能不挞乎？”其一曰：“余本无是梦，

姑托言以绐汝，而亦奇验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虽无是梦，既已言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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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亦即如梦之矣。”

愚谓此言，煞有至理。盖象从心生，有是心即有是象，

有是象即有是理。理在而数亦存乎其中矣。独梦也欤哉！

李万胜

李万胜，湖南澧州人，眇一目、跛一足。曾为九溪营步

兵。自言：嘉庆三年，湖北教匪滋事，奉调征剿。不意我师

失利。方招抚散军，贼匪大队拥至，各鸟兽散。时正与贼

遇，无路可逃，自料必死，但战与不战，死等耳。因奋力迎

击，虽众寡不敌，尚未大创。有裹红巾者，突出举刀向头劈

下，仓猝躲避不及，闻头上轰然一响，即昏迷不知矣。自知

己死。须臾神出于舍，见死尸相枕，目击心伤。念家阻千

里，死于此地，无人收殓，或填沟壑，或饱狐狸，俱不可

知。正感伤间，大风忽起，身体轻飘盘旋如舞杨花，心摇摇

荒迷无主；旋即随风卷起，颠倒转侧。默念死后景况，苦至

此极；但既已死矣，尚复何言！惟老母在堂无人奉养，自出

征后，日日倚门而望；倘闻此凶信，过悲伤生将奈何？念及

此放声大哭，身忽沉重，坠于山上，风虽怒号，屹然不动。

四顾，见贼匪，每队有一裹红巾者，当先执红旗，导引贼众

往各村焚掠。不觉抱恨如火，奋臂大呼曰：“国家养兵原以

备用，今贼势如此猖獗，竟无一人敢出死力，举兵何为！我

虽孤身一人，无可如何，但能杀死红巾者以除首恶，即贼众

脔我，亦足快意。”遂提刀下山，竟奔贼众。因行急倾跌，

大痛而醒，始知死而复苏也。时贼众已遥，有逃散官兵见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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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，用布裹好头伤，负归调养。后伤虽平复，左眼已破，右

足已跛，不能供役。主帅见而悯之，仍恤以粮，以赡余年。

嗟呼！观李子此事，生死所关，岂细故哉！忠孝者，天

地之正气，得之则生，失之则死；得则虽死而亦生，失则虽

生而亦死。李子惟忠孝之气勃发于中而不可遏，故身逢再

生，得以终天年而遂乌鸟之情。不然，其不至于骨暴沙砾也

几希。

符生正道

符生正道，湖南慈利县人，年十二岁，家最贫。父名宏

哲，邑庠生，恒游学于外。生与母某氏（偶忘其姓）形影相

吊，时复忍饥。一日母疾，无力延医，焦急无奈，寝食俱

忘。母忽思食猪肉，但家无半文，无从购得。所居离东阳渡

不远，其地有店十余家，内有卖猪肉者。因告母曰：“肉店

所素识者，当可赊得。”母曰：“能如此则甚善。特恐人因我

家贫，且见汝年幼，不肯赊耳。”生力辩其易。及往，果不

允，郁郁而归，见母思肉正切，计无所出，趋至厨房持刀将

左大腿上肉割一大块，亦无所苦，当用旧布一条裹好刀口，

即细切烹而进之。母问何处得此，诡言乞于某邻，食后疾若

失。过数日其母见生步履不甚便，诘问，以偶跌伤对；迫视

裤上有血迹，启裤见腿裹以布，干血凝结，语言支吾。疑

之，因持杖恐吓曰：“汝不实告，当重杖矣。”生泣曰：“前

见母亲思肉，实不能得，因割腿上肉权当猪肉耳。”母闻言

投杖起，泣曰：“我不过病中语，有无俱无关紧要，汝何致
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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割身上肉乎。”生转泣为笑曰：“幸母亲疾愈，腿上肉岂不能

复生乎！”后邻里问其病愈之由，莫不嗟叹。因事稍播扬，

刀口忽出血杯余，寻愈。人言割股者不可令人知，洵有由

也。时县令李公讳约闻其事，查验得实，申详大宪。大宪上

达，得邀旌表。此嘉庆十一年事也。

达观察重其行，给以薪米，令其就学，今已游泮矣。余

奉旨入觐，告假回籍修墓，得闻其详。符生距余家七十里，

未得一见。闻其人甚醇谨云。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

伤。故古之割股者，谓为愚孝则可，谓为纯孝则不可。然以

十二岁之童子而割股，事亦罕见。方其割之之时，不过见母

思肉甚切，计无所出，以此可以当猪肉则幸甚。安知此为割

股，又安计此为身上之肉哉！一片真爱出于情之不自觉，不

得仅以愚目之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孝也。

张子正蒙云

张子正蒙云：“声者，形、气相轧而成。两气者，谷响

雷声之类。两形者，桴鼓叩击之类。形轧气，羽扇嚆矢之

类；气轧形，人声笙簧之类。皆物感之良能，人习而不察

耳。”

按：人声笙簧俱出于自然。笙簧声无不同，而人声则五

方各不同者，非其本然之声，乃因习而成也。不观诸小儿

乎？啼哭声、嬉笑声，虽极南极北，莫不皆同；及稍长，则

各肖其本地之音，而迥然各别。使于甫能言之时，南北互

易，又南变北音、北变南音，此盖潜移默化、不自知其然而
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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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者。惟牛、马、羊、豕、鸡、犬之类，别无知识，不能为

习所转，一任天机鼓荡，故其声无不同。于此可悟“性相近

习相远”之理。

喜怒哀乐

喜怒哀乐，情也；此人所固有，不为习所移者。广东、

福建诸省，语言颇难解，然笑声、哭声则合天下人如一。虽

不知为因何笑、因何哭，但闻其声者，无不知为笑、知为哭

也。此亦固有难昧之一证。不但此也，如咳嗽、喷嚏、呻吟

等声，即海外各国，罔不从同。盖出于自然，不假作为，虽

欲别为一声而不得，古人云：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谓其渐

近自然，殊有至理。

王希乔

王希乔性爱静雅，不欲与俗人接，结庐于太湖旁，偕一

仆与居。笃志经史，饀黄并下。偶阅小说所载仙姬狐女事
类，皆气喷兰麝，咳唾珠玉，色色可入，不无冥想。一夜，

时至三更，仆已就寝，生正披阅经史，详加考订。忽闻剥啄

声，启视则二女郎，年方破瓜，色皆绝代，各携红纱灯一，

前致词曰：“娘子久慕先生芳名，特遣婢奉邀，恳即贲临，

幸勿吝玉。”生细询氏族，曰：“先生无烦苦诘，至彼自喻。

娘子候久矣，请即同行。”于是二女前导，迤逦行一里许，

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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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木葱郁，万籁无声。林尽院见，石狮蹲距，高可丈余，门

饰兽镮，俨然阀阅家也。入门，由回廊绕至堂下，画栋雕

甍，规模宏敞。复折而西，生曰：“胡不入？”曰：“娘子故

居西园也。”由旁一门入，月映松竹，影交粉墙。过石桥，

度莲池，水静无波，翠盖凝露；池上一亭，颜曰“迎春”。

屈曲穿太湖石，过息心亭、吟风轩，二女曰：“至矣。”檐宇

轩翥，八窗玲珑。启帘入，云母千层，雪瓯一色；架列古

书，壁悬名迹；?眼则古色斑斓，鼠须则锐锋秀削；犀纹得
黝歙之奇，玉屑擅琅玕之美。生凝视徘徊，怀疑莫决。二女

笑曰：“先生夙多幻想，已入幻境，又何疑乎？”言未已，忽

酷烈淑郁，环佩丁东，垂鬟二小女高擎银烛，一女子年可十

八九，冉冉自内出，艳若天人，觉《洛阳赋》尚未足形容万

一；延生就宾位坐，敛容曰：“久钦芳仪，末由识韩，今蒙

枉顾，实深忭庆。”生曰：“寒畯下士，谬蒙垂青，钧命下

临，不胜惶悚。”女曰：“夙闻先生博览经史，必多心解。未

审诸史中果谁为最？”生曰：“顷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觉字字精

密。”女曰：“《通鉴》自是千古不磨之书，但亦有疏处。如

元朔元年，匈奴二万骑入汉，杀辽西太守、略二千余人，围

韩安国壁，又入渔阳，雁门云云。韩安国于元光六年为将

军，屯渔阳。此云围安国壁，为入渔阳可知。而云‘又入’，

非疏而何？”生服其精卓。徐问生曰：“三槐君家故物，凤毛

有几？”生曰：“年已三旬，尚未举子，意欲为螟蛉计。”女

曰：“闻先生螟蛉语，知错解经也。”生请其说。女曰：“蜾

蠃乃卵生之物，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《诗》盖言国君之民，

为他人所取尔。说经者误以似字为如似之似，遂附会其说，

不知此似字乃似续之似。虽未深穷物理，实由未深体《诗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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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也。”生曰：“娘子说史解经出人意表，真发前人所未发。

小生孤陋寡闻，久拘蛙见，今闻明训，获益良多。”女曰：

“狂谬之论，不唾足矣，乃荷奖誉，足征谦光。先生既肆力

经史，想佳构定多，曷举一二以开茅塞。”生即朗诵二艺：

一为“谓孔子曰来”一节题文，一为“志至焉、气次焉”二

句题文。女曰：“文则佳矣，惜误解也。‘谓孔子曰’节中二

‘曰’字，乃阳货心口相商之词，非孔子答也；‘吾将仕矣’

乃孔子答词，故以‘孔子曰’别之。至‘气次焉’‘次’字，

尤属误解。此‘次’字乃由上‘师’字生出，即《春秋》中

‘次于滑’、‘次于郎’、‘次于成’、‘次于聂北’之‘次’。举

世愦愦，谁能自求真解！况习举业家，又皆人云亦云，不独

先生一人为然也。”生见其议论风生，齿牙伶俐，愈觉添娇

增艳，不禁心荡魂销，直前启曰：“蒙娘子见招，实出意外，

今日之遇，亦是宿缘，如不见弃，死且不朽。”旁二女郎赭

颜曰：“何物狂奴，唐突至此！”女殊不以介意。生察女无愠

意，复进言曰：“倘以形秽不肯见怜，一段机缘未免竟成虚

境。”女正色曰：“先生以何者为实在耶？即先生一身，五官

百骸俨为己有，霎时间终归于无。以实有者且成虚境，尚欲

于情欲缘中觅实在境地耶？先生休矣！”命二女郎持灯导归，

仍经原路。及至时已五更矣。端坐凝思，恍如梦寐。明日迹

之，景物全非。后举以告人，竟莫测是仙是鬼。或曰：此必

炼形之狐，情缘未断，不能空诸所有，故偶示色相。惟道力

坚定，不致坠入情欲坑陷耳。或曰：非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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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中立

王中立，澧阳人。性好游，尝之宜兴东湖蓼莪庵。庵故

多桂，槎饂轮囷者以百计。时值八月，桂花正开，王遍历兰
若，见室内一女子，年约二八，淡妆独行，似贵家女。王遂

止不前，久之不出。窥之室内无人，惟壁上题云：“碧玉湾

头是妾家，偶随云影访朝霞，坐来凝睇湖光久，两?西风落
桂花。”不署款，墨迹未干，似方脱稿者。当指以问僧，云

向来无有。然则果仙女耶？抑花妖耶？俱不可得而知。

余与王公交最久，亲为余言，云系乾隆五十七年事。

山溪之石

山溪之石，每有无数小石附丽杂沙结为一石者，大如

杯，中多空，截去一片置案头，贮砚水甚佳。然亦恒有，无

足奇也。奇莫奇于刘公万钟所拾之石。渠尝自述少时游戏溪

畔，见一石如卵，乃小石附丽而成，形甚可爱，因拾归，朝

夕玩弄。其石恒有水自内出，以杯盘盛之，清澈如寒泉；置

砚中，顷刻水池即溢，率以为常。每日恒安置杯中，否则水

淋漓浸湿他物。是时年甫八岁，从学于龚某先生。因午餐偶

忘检点，将石置书上，及饭讫，书已湿透，犹忆书为上

《孟》云。无何趋就火烘，先生诘以书湿之由，以小石出水

对。先生曰：“有是哉？”索石试之，果然，惊讶曰：“此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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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也，可碎之。”当即碎破。中空，贮清水，内一小虾，色

赤，数跃而死。或谓此石必山川精英凝结而生，得天一真

气，乃能生水不竭。内有虾，生气也；虾色赤，阳象也。阴

阳相需以呈能，故坎卦中有一阳。今石中赤虾亦即此理。其

水非泉非井，自然化生；推其功效，当能润五脏、泽枯槁，

清心明目，益寿延年。虽方书不载，可以意会。乃意疑为怪

物碎之，惜哉！

嗟乎，天地生材不偶，其仅见之材，必经数十百年氤氲

酝酿，始克成形，又必从而护惜之、保全之。成于天者半，

成于人者亦半也。或?贼焉、毁弃焉，则亦与草木同朽矣。
此石其小焉者也。

汪 某

汪某，逸其名。乾隆某岁，时当大比，为下帷计，读书

萧寺。入夜月明如昼，启户眺望，见一老人，貌清古，步履

飘飘欲仙，自陈“船泊江岸，玩月闲步，既有同心，正可剧

谈”。汪延入佛殿，对坐蒲团，言论风生。汪欲起沦茗，老

人曰：“小童应送至。”言未已，两童子各捧一瓯至，饮之芬

馥沁心。汪问：“何茗若是之佳也？”老人曰：“冷泉烹蒙顶

紫笋耳。”两人谈益豪，时益久。老人曰：“得毋馁乎？”呼

童携肴饃来，酒馔应声而至，器具烹饪靡不精腆。汪曰：
“快哉此饮！座上惜少佳人耳。”老人即命童召妓。少顷肩舆

至，卷帘出，丽人也。酒数巡，妓歌以侑觞，汪大喜。老人

曰：“何不吟一诗赠之？”汪方口占，妓出一扇曰：“既蒙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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睐，请书此?。”汪立挥毫付之。老人曰：“夜深矣”，呼肩
舆者饮以余醴，妓告辞。老人亦拱手别。时汪已大醉，上榻

酣睡，天明后犹未醒。僧知其事诫曰：“深山穷谷实多妖魅，

月夜之游，窃为君危之。”汪自是闭门不敢出矣。

时至七月，汪之金陵，经青溪侧，有女倚门立，一见汪

即笑迎请奉茗。汪细视若甚熟者，喜从之。女入内持扇出示

曰：“此是尊作否？”汪视之良是，始知即从前夜间在佛殿上

陪饮者，因问老人何人，女不知。女问前夜何所，盖已百有

余里。女曰：“是夕睡已久，忽有叩门者，云请赴宴。以夜

深辞。来使曰肩舆已备，合速去。因草草梳洗应召，顷刻到

寺。见相公与老人，皆不识，蒙赐佳章，什袭藏之。不意今

日又相遇也！”相与惊诧者久之。

中州有五人

中州有五人，意气相投，虽寝食未尝稍离。其姓氏不

传。闻皆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不能辨其孰长。谋所以长之

者，佥曰曷书五字，各拈一以定长幼。于是以仁、义、礼、

智、信列为次第，将纸截作五段，每段上书一字卷作小团，

任意拈取，名曰：“拈阄”。内一人拈得“仁”字，齐贺曰：

“仁兼四端统万善，君长也。吾等各以次叠序。”内拈得

“智”字者进言曰：“以弟愚见，弟宜居长。凡事必先能知而

后能行，惟见得亲切，若宜仁、若宜义、若宜礼、若宜信，

故能若成仁、若成义、若成礼、若成信。使无智先见之明，

君等将安著力乎！”众曰：“是不然。仁、义、礼、信皆有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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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功用。智则一知之后，无从用力，全凭仁、义、礼、信一

副精神去做。做成后，乃成其为仁、为义、为礼、为智、为

信、是智不过坐拥虚名安受其成而已。列于信上已属僭越，

尚欲多上人乎！”拈“智”字者曰：“兄等之言，敢不佩服？

但弟管见似可聊备一说。”众曰：“只宜恪遵古训，不可妄生

枝节！”终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为序云。

罗 浮 山

罗浮山在广东惠州府，灵异素著，修真者常居焉。其山

产灵药，如黄精、何首乌之类，然多在危岩绝壁间。采药者

不能至，每迂道至山顶，用长?一头系腰、一头系树上，以
手握?，徐徐下采之，采毕仍攀?上。
黄某，增城县人，家最贫，且多病，应童子试不售，后

常入罗浮山采药为糊口计，亦为却病计也。一日采药至山

顶，见石壁下白云一缕，滃然而起。俯视壁立万仞，中间突

出平石一块，若挂灯然，方广数亩，距山顶约数十丈。云气

自石上起，上有二老人各握青草一束，于石上捣之，捣毕团

为丸，分吞讫，倏不见。黄异之，意必仙真，壁间当定有

洞；欲穷其异，以?系腰缒而下。随解脱腰上?，遍阅一无
所有。惟石上所捣之药尚余零星，嗅之清香异常，知为灵

药，遂收拾团为丸如指大，吞之。时七月初七日，日光甚

烈，头若覆火、口欲起烟，正苦炎热，忽然心地清凉、头目

爽利，自觉血脉和畅、骨节皆通，细视捣药处有汁浆浸润，

伏而舔之，津生满口，味美于回。黄本饥渴交迫，自是非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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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渴，亦且不饥。方欲仍攀?上，大风忽起，将?飘舞空
际，如游丝无定。及风稍息，不意?因壁上石棱绊住，横挂
不下，望之如古藤附壁。黄形神仓皇，无计可施，呼天叫

神，气乏声嘶。寻日暮就昏，倚壁而坐，久之神倦假寐。闻

人声惊醒。星月皎洁，银河在天，二老人同翘首仰望，若不

知黄。黄亦不敢惊动，屏息以听。其一曰：“今夜世所谓牛

女会也。然织女三星自在牵牛之上，主金帛，非在东也。老

杜诗云：‘牵牛出河西，织女处其东’，此何说乎？”其一曰：

“此老杜随俗之语，然自是误。”其一又曰：“三星既皆在西，

则鹊桥之说诞妄可知。而老杜又云：‘牛女年年渡，何曾风

浪生’，更属无谓。”其一曰：“此亦老杜随俗相戏之语，未

可竟作咏实事观也。”语方竟，其一忽以手指天大惊曰：“五

车之北，其最明者非砺石四星乎！砺石如此明，兵戈将起

矣。”其一仰首四顾，以手指曰：“岂惟砺石。君不见军市中

之野鸡一星乎？光芒动摇，又正临此方，欲无兵灾，不可得

也。况大陵中积尸甚明，伫见百里内死尸相枕。今年元旦，

风从西方来，已属兵戈之兆，犹疑尚可转移。今星象若此，

不出数日乐土将变为战场，奈何！幸天稷明而大岁不至歉为

差可喜耳。”嗟叹者久之。黄倾听历历在耳，恐其隐形，掩

至长跪，恳求长生之道。其一曰：“人在世上，如鱼游釜中，

焉能长生？所争者久暂耳。况名利之心交战于中，不啻添薪

益火。即名利两忘，而此欲长生之一念亦与名利等。欲于此

求长生，不亦惑乎！”黄复恳求曰：“适食仙人唾弃余药，觉

精神顿生。乞再赐少许，则长生可立致矣。”其一曰：“药饵

乃疗病之物，却病则有之，延年则未也。”黄以头抢地涕泣

曰：“弟子来此，归路已绝，乞仙人见怜。”其一曰：“有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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